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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個學生眼中戰爭末期的台北帝大 

  — 評佳山良正《台北帝大生—戰中日日》 

 

酒井郁
*
  

偶然的情況下，在書店看到佳山良正《台北帝大生———戰中

日日》（東京：築地書館，1995）這本書。以戰後有關台灣日據時期

的出版品來看，由當時政府機關的人物寫的論著較多，相較之下，像

這本書一樣，由當時仍在讀書的學生所寫的論著卻較少。這點是這本

書的特色之一。 

另外，這些回憶性的論著往往只描述當時的情況而已，可是他所

關心的台灣不只是日據時期的親身經歷，還包括了現今的台灣，這樣

的視野是前人的作品中較少看見的。 

作者佳山良正是一九四四（昭和 19）年到一九四六（昭和 21）年

之間，從故鄉北海道來到台灣，就讀於台北帝國大學農學部獸醫系，

在台灣讀書的時間僅有短短的二年。 

戰後，他於神戶、名古屋大學任職教授，現在是名古屋大學名譽

教授。據〈序言〉說，他寫這本書的動機是這樣的： 

 

我從以前就認為，關於朝鮮以及中國的書籍相當的

多，並且大部份的書談到我們的陰暗面。相對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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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關於台灣的書籍是如此之少，這是什麼原因

呢？當然是有若干關於台灣總督府與台灣歷史的書

可以看。（我寫這本書的目的）就當時是學生的我所

看到的，即描寫在戰爭末期的台灣與台灣人以及學

生們的生活，讓現在的各年層的人認識、了解。 

（「序言」第三頁） 

 
下面介紹這本書大概的內容。這本書是以一篇篇主題的形式寫下

來的。主題如下：「從小樽到台灣….危險之旅」、「剛到台北帝大的

時候」、「徵兵檢查以及卒業生壯行會」、「台灣沖航空戰」、「菲

律賓的戰況」、「花蓮港的小旅行」、「入院申請書」、「大房間的

病人們」、「空襲之下的學生生活」、「燕菜與非洲蝸牛」、「印度

的研究生」、「．－」、「戰敗」、「日本之台灣統

治的終了」、「中國駐軍的來臨」、「昭和町教會」、「暫時的軍屬

以及回國」、「回想」。 

故事開始於作者從小樽到台灣的旅途過程，他原本購買「熱河丸」

的三等艙船票（這班船有許多台北帝大工學院的學生，因為工學院在

1944 年第一年開設），但是他的父親幫他買了下一班二等艙的船票，

因為安全的考量，遂搭乘此班。後來，「熱河丸」在沖繩被擊沈，他

因而逃過了一劫。他剛到台北帝大的時候，因為處於戰爭的時期，他

必須向軍訓教官報到，後來也必須接受徵兵檢查，但是因為肺病的關

係，被判為丙等，不需服兵役，卻也因此被奚落了一番。台北帝大也

為了因應戰爭的需要，建立了防衛的體制，以校長為最高指揮者，按

照教師的階級仿軍隊的建制而成立。 

作者就讀的農學部獸醫系主要的教授如下：山根甚信教授（畜產

學原論、家畜育種學）、如藤浩教授（家畜繁殖學）、高火田倉彥教授

（家畜病理學、家畜解剖學）、添川正夫教授（家畜細菌、免疫學）、

石谷類造副教授（家畜臨床診斷學），他們都是北海道大學出身的。

初期的課程，每個星期二、五下午都有軍訓課，平常是上午上課，下

午做實習、做標本。後來，因為戰爭的關係，學生漸漸稀少，作者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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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以一對一為主。佳山良正是獸醫系第一屆的學生。其他有六位同學

（星合光、櫨山、宇敷、葛野、太田、瀨分）。 

1944 年 10 月 12 日到 16 日，台灣地區發生航空戰，台北帝大遭

到的破壞不大，僅有房舍的屋頂以及椰子樹有一些損壞。11 月 15

日，作者為了養病，到花蓮旅行，11 月 30 日住院，到第二年的 2 月

才出院。這時的帝大，因為徵兵的關係，人數很少，但在理學院的物

理系以及農學院的化學系的教室裡，因為受軍隊委託研究的關係，異

常的忙碌。作者此時跟理學院的青木教授讀書，遇到飛機來襲的時

候，必需躲到防空洞裡，下雨的時候，水深及腰，還要嚴防毒蛇的侵

襲。 

1943~1945 年之間，隨著日本政府對於大東亞共榮圈的推動，將

印度、東南亞的學生送來到台北帝大，其中一位印度人為耆那教教

徒，作者對於他基於宗教的信仰而尊重萬物的態度而感到有趣。 

日本敗戰的時候，作者在朋友家中聆聽玉音廣播，心中對於戰爭

的結束而感到鬆了一口氣，從此不必再面臨生命上的危險。他的朋友

青木茂畢業於台北帝大文政學部政學科，當時是台北州廳的產業部

長，接受台北州廳知事的命令：解除燈火的管制；公認黑市；無條件

地許可露天的攤販；停止經濟的統制與取締物價；再開賽馬。 

戰敗之後，對於帝大學生的處置，作者也做了交待。作者的學長

們馬上畢業，而作者那一屆以「準畢業」拿到證書，但證書附注了要

到 1946 年 9月他們才算正式的畢業。「日本之台灣統治的終了」的部

份，談軍屬、軍夫的補償問題。「中國駐軍的來臨」、「暫時的軍屬

以及回國」的部份，講到中國軍來台灣的時候，台灣人的反應、日本

人離開之前的生活，以及離開台灣的時候，作者的情況。「回想」是

一個總結。 

最後，就我個人一點主觀的看法做為總結。 

作者再三地強調，在他離開台灣的時候，台灣人對待他那麼地

好，日本應該友善地對待台灣，可是日本人在戰後對台灣人的相關事

務卻不如對歐美國家般的熱心，有許多的事務都坐視不理。對於此

點，有許多人都已言及，我也認為這點是應該深切反省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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